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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月老星空：
80 后水瓶男，学过
几年心理学，喜欢
舞文弄墨，热衷并
擅长乱点鸳鸯谱。
我的相亲口号是：
只找有“嫁”值的
人！如果你想交友
相亲告别单身，欢
迎和我联系。

怎么分清一个人对你是欲还是
爱呢?其实很简单。有人对你有欲望，
是想要得到；有人对你有爱情，是想
要付出。所以只要看他怎么做的就知
道了。男人做的一切只为自己开心，
那是欲望。男人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你
高兴，那才是爱情。所以爱情，就是用
尽一切努力，来让你高兴。

林燕春 1993 年，高 1.62 米，重
47公斤，本科，设计师，年薪6万元。

特别开朗活泼，小燕子一样，说
话滔滔不绝，很单纯的性格；马尾，齐
刘海，招人喜欢。

程欢 1990 年，高 1.75 米，重 68
公斤，本科，机场人员，年薪9万元。

英俊帅气的小伙，内向容易害
羞，暖男；喜欢旅游、看电影，欣赏阳
光有内涵的女生。

薛丁宁 1989 年，高 1.61 米，重
48公斤，本科，金融，年薪10万元。

大气爽朗的女生，声音有金属的
质感，很动听；五官标致，喜欢花草，
有个性。

苏慕白 1988 年，高 1.78 米，重
70公斤，本科，银行，年薪10万元。

他，文质彬彬，斯文中透着精明，
工作能力强；乒乓球高手，找眼缘。

花祝青 1987 年，高 1.63 米，重
50公斤，本科，行政，年薪7万元。

短发，不苟言笑，酷感十足的女
生，很强烈的个性；走在时尚前沿，让
人眼前一亮。

胡毕罗 1986 年，高 1.68 米，重
62公斤，本科，外贸，年薪15万元。

很有能力的小伙子，能吃苦，踏
实稳重；喜欢旅游，待人热情大方。

同城相亲
用尽一切努力
只为让你高兴

■男女正当时

红娘工作助人为乐，现招热情
热心人士加入我们，为爱推波助澜。

地址：海曙东渡路 29 号 （天
一）世贸中心大厦9楼B22室。

电话：87121813 18967886737
QQ：425610150，
微信：yuelaoxingkong

当天下午3时，我们
叫来了殡仪馆的灵车。当
灵车开到托老院的时候，
天色忽然大变，头顶上空
的乌云黑压压一片，天幕
愈来愈暗，也愈来愈低。

不久，电闪雷鸣，一场
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倾泻而
下。如注的雨水打在我们
的脸上，仿佛亲人的眼泪。
我们撑起雨布，把父亲的
遗体抬进灵车。灵车里摆
放着棺木，父亲静静地躺
在棺木里面。棺木两侧装
饰着鲜花，发出阵阵清香。

父亲的遗体火化后，
我把他的骨灰送回家，在
堂屋设了灵堂，等待出殡
的日子。一连几天，亲朋好
友和乡邻前来吊唁。他们
既是来慰问的，又是来叙
旧的。

父亲生前当过生产队
长，是村里第一批党员，有
40多年党龄，又是全村最

高寿的长者。有些村民还
记得父亲的好，说他勤劳
善良，当干部没有私心，从
不贪污，待人通情达理，不
会嫌贫爱富。这些话从前
我也有所耳闻，但在父亲
过世后听来，似乎特别亲
切。

农历六月十四，是父
亲出殡的日子。那天早晨，
雨后的天空格外晴朗，山
间的雾气飘散后，天空中
出现一明一暗两道彩虹，
如同两支彩笔，画出美丽
的弧线。

彩虹一头连着父亲即
将下葬的西山，一头伸向长
空。双彩虹，即是霓虹，这是
一种天象，有些村民从未见
过这种奇观。于是，有人就
说这是五色祥云降临。

送葬的队伍沿着村西
溪边出行。一路上，乡邻们
点燃草把为我父亲送行。
队伍行进到三官堂庙的时

候，等候在那里的老年协
会会员也来为我父亲送
行。

送行的队伍逶迤而
行，徐徐走向西山。

那里是父亲下葬的墓
地，也是我母亲的坟地。墓
地坐东背西，山清水秀，能
看到东方升起的太阳。母
亲去世后，墓地就选址在
那里。

说来也巧，当我捧着
父亲的骨灰盒走到山下
时，一只黑色的蝴蝶忽然
从草丛中翩翩而至，正好
停在父亲的骨灰盒上，久
久不动。

可是，当我们到达山
上墓地的时候，那黑色的
蝴蝶却不知飞往何处了。
我有些讶异，大姐说：“这
蝴 蝶 是 母 亲 来 接 父 亲
的。”也许大姐说得对，民
间不是流传着梁山伯和
祝英台化蝶的传说么？

父亲下葬后，送葬的
村民都散去各自回家，亲
朋好友也渐渐离去。那天
晚上，家里一下子冷清下
来。夜深人静时，村庄没有
了白天的喧闹，连偶尔传
来的狗吠声也销声匿迹，
一切变得好像什么都没发
生过一样。

这个时候，我却在父
亲住过的老屋里无法入
睡。父亲的丧事虽说是喜
丧，但毕竟是丧啊。

我开灯环顾四壁，从
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
走到楼下，看看父亲曾经
用过的锄头、镰刀、斧头、
蓑衣和斗笠，还有那些箩
筐扁担等劳动工具，心中

不免伤感。
30多年前，父亲曾经

用那箩筐扁担挑着自家种
植的大米、蔬菜，送我到外
乡求学，也曾和母亲用那
条扁担扛着行李送我去宁
波工作。

那时，父亲已经60多
岁了，他多么希望我留在
家乡帮他做些农活，哪怕
给他接一接力也好。但为
了我的工作，父亲还是同
意我离开家乡。我走的时
候，他含着泪送我到村口
上车。

如今，父亲生前用过
的箩筐扁担还留在老屋
里，而他却永远离开了，不
知以后谁还会来用它。

父亲一生热爱劳动，
热爱土地。无论刮风下雨
还是寒冬烈日，他都离不
开他生活过的土地，也离
不开那些劳动工具。而现
在，父亲离世了，他会不会
因此而感到孤独？

鸡鸣的时候，我为父
亲祈祷，但愿父亲入土为
安。因为他下葬的地方也
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况且
那里还有母亲陪伴。

今天，虽然父亲过世
已经四年了，但我常常会
想起他，想起那些锄头镰
刀，还有箩筐和扁担。每到
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一家
人都会给他上坟，在青山
绿水中怀念他的一生。

两道彩虹

锄头镰刀

父亲离开我已经四年
多了，但闭上眼睛，四年前
的情景仍清晰可见。

2012年农历六月初八，
早上7点多钟，我正在家里
吃早饭。突然，感到一阵莫
名的难受。饭吃到一半，就
再也咽不下去了。仿佛冥冥
中有一种心灵感应，这时我
接到外甥女从老家打来的
电话，她慌张地说：“舅舅，
外公不行了，快点回家。”没
过多久，外甥女又打来电
话。这次是来报丧的。

那天，正是一年中的三
伏天。我心慌意乱，急忙和
妻子赶赴老家。

其实两天前，我们刚从
老家的托老院回来，那时父
亲咳不出痰，我们送他住院
治疗，在医院吸氧，去痰，打
吊针，陪在他的身边。父亲
活到94岁，虽然有些耳背，
但生活能自理，从不生病住
院。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住
院。

可是，只住了一天，父
亲就想出院。他不喜欢那些
针管和夹子。我们看他已能
自由呼吸，人也舒服多了，
就送他回了托老院。

临走时，我们与他告
别，对他说“过几天再来看
您”，他抿抿嘴朝我们微笑，
笑得那样自然，就像一个孩
子。谁知道，这竟是我们的
诀别。仅仅两天，他等不到
我们见他最后一面，就先走
了。

我和妻子到托老院的
时候，父亲正安详地躺在木
板床上，好像等待我来看他
最后一眼。这时，大姐已经
在为父亲净身，并穿好寿
衣。听大姐说，父亲临走的
时候，一点征兆都没有。

她请了一个剃头师傅
给他剃头。没想到头一剃
好，父亲就咽气了。大姐还
告诉我，父亲走的时候，没
有一点痛苦。按照农村的习
俗，八九十岁的人，如果死
的时候无疾无痛，就是“喜
丧”。

大姐一边说，一边揭开
盖在父亲头上的头巾，让我
看父亲的遗容。她说：“你
看，面色和活着时一模一
样。”

我看了一眼父亲，只见
他穿着合身的玄色寿衣，头
上戴着一顶呢帽，面色白
净，好像还在抿着嘴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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